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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飞天造型形象演变

◎苏嘉禾
摘要：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廊中，敦煌石窟作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历经 1600 余年，早已在艺术史上占据着不可

撼动的地位。“飞天”作为敦煌石窟艺术中一朵奇葩，随着敦煌石窟的发展，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展现出了其独特

的形象造型姿态和意境。随着佛教的传入，飞天壁画的多姿多彩也吸引了历代许多佛教人士和艺术家的关注。作为敦煌石

窟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形式，飞天形象所传达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美是独有的。本文意在通过研究敦煌飞天的造型特征演变

并梳理其文化渊源，探析其蕴含的艺术精神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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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飞天形象的文化渊源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廊中，敦煌

石窟作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历经 1600

余年，早已在艺术史上占据着不可撼动

的地位。“飞天”作为敦煌石窟艺术中

一朵奇葩，随着敦煌石窟的发展，在不

同时代、不同环境下，展现出了其独特

的形象造型姿态和意境。作为一种艺术

图像，“飞天”伴随佛教而产生，究其

根本，在公元前 3 世纪的印度就已经有

了“飞天”这一形象。据记载，最早出

现“飞天”一词是在《洛阳伽蓝记》中。

佛经中称在天上飞行的神为“飞天”，

唐藏《金光王最胜王经》中提道：“外

国呼神亦名为天。”其最初与道教的“飞

仙”并无太大区别，后来随着佛教的发

展以及佛教与道教文化的融合，“飞天”

成为中国敦煌壁画艺术的专用名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开始有了佛教

的出现，随着魏晋时期社会的动荡，人民

苦不堪言，在这种积贫积弱，朝政日渐衰

败的情况下，百姓需要一个拯救他们于水

火的“救世主”。恰逢佛教从印度传来，

佛教教义中宣扬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

迅速被人民接受，广为流行。在这之前，

战国时期的《人物龙凤帛画》中就曾绘有

一飞天女子，表示死后羽化升仙的愿望，

到了汉代，“飞天”形象在墓室壁画中出

现较多，多表现为升仙场景，这种神仙思

想在东汉后与早期道教的思想更为契合，

再往后发展，随着佛教在中原地区的深入

传播，佛教的“飞天”、道教的“飞仙”，

在艺术形式上融为一体。虽然最初的“飞

天”是由印度文化、西域文化所孕育的，

但在后来历朝历代的发展中，不断趋于中

国化，中原风格日趋明显，成了独具中国

特色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成了世界美术史

上的一个奇迹。

二、不同时期飞天形象的艺术特征

季羡林在《敦煌学大辞典》中根据其

风格流变、时代特征、文化背景将飞天艺

术主要划分为早、中、盛、晚四个时期：

早期为北凉、北魏、西魏（公元 397—公

元 556 年）；中期为北周至隋代（公元

557—公元 618 年）；盛期为唐至五代（公

元 618—公元 960 年）；晚期为宋、西夏

至元（公元 960—1271 年）。也有与此观

点稍微不同的说法，例如谭树桐就根据飞

天的灵动之姿，将不同的姿态变化划分为

兴起（北凉、北魏、西魏）、鼎盛（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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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隋唐）、衰落（五代以后）三个时期。

虽然针对飞天艺术不同时期的划分各家有

不同的看法，但大体来说，飞天艺术的产

生都是在文明交织的基础上，不同种族、

宗教、文化、艺术互相碰撞，产生了飞天

这种动人的人类艺术形式。下面就敦煌飞

天的四个时期进行简要介绍。

（一）早期

佛教传入中国的路径大抵分为三个：

一是西北路，即沿丝绸之路途径新疆、甘

肃、山西、河南等地而输入内地。二是海

路，即从斯里兰卡一路到青岛和广州。三

是南方丝绸之路，即以四川为中心，分别

从尼泊尔到西藏，从缅甸到云南。在这其

中，最重要的还是西北路，新疆的克孜尔

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

积山石窟、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

在佛教一路东渐的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

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

“飞天”形成的初期形态稚拙，圆头

方鼻，带有明显的西域特色，故称其为“西

域式飞天”， 在早期的龟兹石窟以及敦

煌石窟中，飞天形象多为半裸，下坠长裙，

袒右肩，身上装饰有珠宝、垂幔等，例如

254 窟北壁《尸毗王本生图》的两身飞天

的突出特点就是整体呈“V”型，脸型修长，

面部表情呈现出“清羸示病之容”。魏晋

时期出现了顾恺之所创的“春蚕吐丝描”，

同一时代的艺术总是交相辉映的，故而这

一表现手法同样也运用到了石窟艺术上，

“飞天”衣纹有明显的圆润流畅之感，线

条提按变化不大，细而均匀，多为圆转曲

线。萧梁时期最活跃的佛画创作者张僧繇

吸取天竺晕染画风形成“凹凸法”，用此

法塑造的“飞天”丰满且富有立体感，画

面感很强，整体感觉非常轻盈，能够达到

“见之如面”的效果，但是四肢稍显健壮，

充满力量感，带有明显的印度特色。在战

火的摧残下，早期的“飞天”壁画很多都

已经残缺，但通过现在文物修复专家的手，

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些壁画所散发的独特

的艺术魅力。

（二）中期

随着宗教的传播，石窟壁画中“飞天”

这一形象愈加多了，莫高窟的“飞天”是

伴随洞窟艺术同时出现的，用以表现对佛

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中释迦牟尼

善事的歌颂与赞扬，所以多做双手散花的

姿势，表达一种美好的祝愿。北魏之后，

随着“秀骨清象”造型的不断流行，“飞

天”造型完全吸收了这种素雅清新的形象，

变得潇洒、清雅了，但在人物整体形象上

变化不大，还是显得呆板僵化。由于北周

时期统治者为鲜卑民族，所以在“飞天”

造型上吸收各家，在逐渐中原本土化的形

式上，还有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式样，姿态

多变，灵动活泼，人物腾空而起，或吹笛、

或击鼓、或弹琴；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

有的挥臂起舞、有的凌空散花，一派欢乐

景象。除却动态，“飞天”在面部表情和

衣着刻画上与早期并无太大差别，深目方

鼻、腰坠长裙……

隋代是一个交融汇通的时代，“飞天”

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了真正地转变，隋代

是绘制“飞天”最多的时代，也是莫高窟“飞

天”种类最多，形式变化最大的时代。在

这个时期，不再一味表现西域风格，也有

中原风格，人物情态变得柔和，神情奕奕、

飘然自得。同时“飞天”形象也不再是上

身半裸这一种形式，有上身半裸下加襦裙

的，也有穿宽袖长裙的，有梳发髻的，有

头戴宝冠的，可谓是繁复多彩。虽然隋代

在历史上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在莫高窟

艺术上，隋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隋代“飞天”的种种表现形式，

都处于一个创新、探索的时期，为以后唐

代“飞天”的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盛期

唐代是一个和平统一、繁荣昌盛的王

朝。过去那种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时代

已经过去，人们不再单纯地把希望、美好、

理想都寄托在佛陀的身上，魏晋南北朝时

期那种病弱的消瘦身躯，不可言说的微笑，

充满深意的神情，士大夫阶级所追求向往

的超然物外的审美情趣在唐代已经完全摆

脱，在那时认为是最高标准的东西在唐代

已不复存在。“飞天”形象开始趋向于具

体化、世俗化，精神性减少，不再捉摸不

定，而是更加亲切，仿佛唾手可得。

唐代“飞天”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形

式，其进一步的中国化也是必然的。首先，

影响飞天变化的是唐代石窟艺术整体的转

变，以前那种“以德报怨、一味牺牲”的

思想不存在了，那种残忍悲惨的场景在壁

画中也终于消失了，“飞天”也自然而然

地变得活泼生动；其次，由于唐代生活相

对稳定，无论上级下级都沉浸在歌舞升平

的生活中，政治、军事、经济都处于一个

强盛时期，人民安居乐业，以至于会有新

的心理因素和审美理想出现。这时期人们

向往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那里没有残

忍的杀害、没有流血和死亡，只有琼楼玉

宇、钟鼓齐鸣，在此基础上，“飞天”就

变得华贵绚丽，受唐朝整体审美的影响，

“飞天”圆润丰腴、丰满柔和，舞蹈动作

更加流畅，代替了那种僵硬古板的风格，

人物面部也不再刚硬，已经是完全的“女

性化”。最后，唐代是佛教最为鼎盛的时

期，于是种种思想与佛教交融呼应，形成

了独特的审美范式。唐代“飞天”富有极

强的灵动之姿，在单飞的基础上还加入了

双飞的形式，他们或嬉戏、或追逐打闹，

彩带交缠，飘飘欲仙。

唐代在中国文化这个大背景里，是最

辉煌灿烂的篇章之一，也是在这时，中国

艺术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种审美理想

的转变，归根结底还是现实生活导致的，

社会形式的改变带动了艺术的变化，宫廷

贵族和上层门阀靠宗教和艺术的联系将他

们对未来的蓝图呈现出来，在这个相对

稳定和平的年代里统治者已经不需要用残

酷的血腥场面来满足他对于人民的精神统

治，相对而言，诱人且安乐的极乐幸福世

界更加吸引百姓的视线，从而艺术变成了

一种表达精神思想的媒介，天上人间的或

对立或接近在这个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晚期

进入五代十国，社会纷争割据，时局

动荡不安，唐代那种安详的生活已不再，

在五代至元的近 500 年时间里，虽然历经

数十个朝代更迭，但文化依然兴盛，艺术

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佛教在这时已经走向

衰落，特别是到了宋代，南北两宋的经济、

政治、军事变化，带动了重心由北向南，

石窟艺术的建造已经逐渐被统治者抛弃，

他们开始广泛追求华丽、奢靡和享受的生

活。唐代吴道子那种圆润遒劲的线条已经

变得纤细松散。在晚期，“飞天”形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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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得已经很少了，大多变为了一种烘托气

氛的存在，甚至色彩、笔墨、线条都变得

草率，装饰性意味增强，无论艺术形式还

是表现技法都远不如前代的创新。一种艺

术形式走向衰落，历经数百年之久，在与

历史并行的百年时间里，从天上人间的强

烈观照到后来的接近和谐，直至最后的完

全成为一体；从接收到发展再到后来的消

亡；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崎岖的过程，

但这似乎又是合规律的美的思想的转变。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飞天”艺术走

向低迷，如今，这种艺术形式被人们重新

重视并赋予了其很高的地位。

三、飞天形象中的艺术美

（一）线描之美

“飞天”的形象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

的线描美感，从它在石窟壁画中呈现的那

一刻开始，虽然线条稚拙粗朴，但也让我

们感受到了一种稚气之美。随着其不断发

展演变，线条技术的不断精进，艺术家和

工匠们将中国传统白描艺术融会贯通，春

蚕吐丝描、曹衣描、铁线描、柳叶描等传

统技法都在其中被一一展现，他们用线条

刻画出人物的表情、动作、衣纹等，使其

富有极强的立体感和表现力。

（二）形体之美

“飞天”形体在石窟艺术中是不断变

化的，千姿百态，在随佛教传入的早期，

人们没有经验的形成，模仿大于一切，画

工不了解西域风格的情况下加入自己的理

解，大胆创作，线条、用色都洒脱随意，

从最初的稚气僵直变为后来的唯美柔和。

发展到隋代，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

的形体开始有了本土化的改变，姿态多变，

道教与佛教互相借鉴吸收，形体刻画细腻。

唐代的“飞天”可谓卓尔不群，不仅姿势

多变娇美，人物神情刻画更是入木三分，

自由洒脱，表达了盛世大唐的最理想审美。

虽然从五代之后“飞天”开始走向衰落，

但总体来说，有前代的积累，“飞天”仍

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长河中熠熠生辉的一

颗明星。

（三）寓意之美

“飞天”艺术是敦煌石窟中一个重要

的分支，也是重要的艺术课题。它在最初

产生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在当时

讲究各种繁文缛节的时代里，“飞天”袒

露上身的形象也是对当时僵化的社会制度

的一种反叛，他们或起舞、或嬉戏的动作，

代表了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人们，渴望寻

求一种解脱，一种精神身上的解放。黑格

尔说：“这是把苦痛和对于苦痛的意识

和感觉当作真正的目的，在苦痛中愈意识

到所舍弃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它们的喜

爱，愈长久不息的观看自己的这种舍弃，

便愈发感受到这种考研强加给自己身上的

心灵的丰富。”虽然后来社会在不断发展

中人们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宗教，但“飞天”

那种满壁飞动的情态，表达了人民的美好

追求和对宇宙探索的精神。

四、结语

在探析历朝历代“飞天”演变和发展

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它也随着社会的兴衰而不断起起伏伏。“飞

天”存在的近一千年间，历经岁月洗礼，

见证了无数艺术形式的出现和衰落，矗立

在敦煌壁画中，成了一种永恒，反映出不

同时代人们的精神价值追求。它经久不衰

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对它不断地探索和

追求，在如今的社会中，随处可见“飞天”

的形象，这无疑是一种文化传承。飞天艺

术在如今蓬勃发展，变成了一个个更为清

晰的艺术符号，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

种体现，是向外展示中国文化和西域文化

交流的重要标志。虽然它经历了千年的沧

桑巨变，但在这沧桑的面容下，我们也感

受到它坚定的灵魂。敦煌“飞天”，具有

极大的艺术价值，值得一代又一代的人对

它进行探索和研究，“飞天”艺术之谜还

在等待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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